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在剧中，男人的戏份显得冲突十足，十分精彩，着力地塑造了“马洪翰”
形象。作者并没有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定义来分割一个人的“好”和“坏”，而
是把他放置在一个人性化背景中，在缓缓幕布的背后，以一种不名忧伤的笔触
突出了该人物的悲剧性。作为剧中传统文化的代表，马洪翰秉持的精神实质通
过丰德票号的店训得到了精彩诠释:“天地生人，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;人生在
世，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。勤奋、敬业、谨慎、诚信”。对这些精神的恪守使
得马洪翰在继承祖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但是，抱守残缺、固执于传统的他
一概拒绝了时代的要求，与代表新生事物力量的许凌翔父子决裂，陷入了走投
无路的尴尬境地，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晋商由盛及衰的悲剧所在。马洪翰在
剧中的结尾处，发出了“问天问地问自己，我到底输在哪里，我不服！”的无
奈呼喊，备受煎熬的他，在苦撑不下的时刻，给了观众一个血肉丰满但无力回
天的人物形象，以一种直抵人心的悲剧力量拷问每个观众。编剧是历史批判与
道德批判合二为一的，二者的冲突之中，形成了马洪翰作为一个家族长辈的立
体形象。他所要固守的传统文化使得他对儿子自行选择道路的行为产生震怒，
同时又在清风亭一出里面隐含不舍的父亲形象；他对女儿的婚姻全权在握，同
时又默许女儿瑶琴的出走，这样一个“人”的形象，抛弃了黑白分明的划分，
更人性化的体现了该剧的开放式结构。剧中的 后，马洪翰坚定的声音说出
“立春”两个字，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永远向前“骆驼”式的精神力量。立秋与
立春的承接，马洪翰形象人性化、开放式的处理，让我们感受到时代的悲怆与
性格的悲剧。 
除却主要的矛盾冲突，剧中还辅以几条附线，马江涛的离家，瑶琴的出
走，昌仁的改革以及文菲的执着，都用以扩展剧情的表现力。剧中四个年轻人
的戏份虽不如长辈戏，刻绘的篇幅也不甚多，对于戏的表现也并不理想，但以
其独特的蕴含，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瑶琴，因为父辈武断的包办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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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，在下绣楼那一天得到一个决绝的答案，情何以堪？绣楼代表了传统观念对
于新时期女性的禁锢，瑶琴在回与不回绣楼的挣扎中，由于许昌仁和文菲的点
破而坚定地下走出了绣楼，冲出了家门，这颇有五四“娜拉式”解放的痕迹。
瑶琴的出走与转变放置在整个剧中，显得有些突如其来，在铺垫此转变时虽然
设计了几个点，但渲染不够到位仍显得突兀。虽然“出走”的起点还不能解决
实际女性解放的问题，但这对于瑶琴乃至整个大院的女性来讲，她的确是迈出
自由关键的一步。瑶琴形象的设置，为这出话剧带来了一个亮点，它转述了对
社会转型时期乃至对整个旧女性社会地位的思考，也令人感受到整个大院女性
乃至旧时期女性的悲凉挽歌。作者还通过对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，塑造了
马江涛这一形象。马江涛的戏份主要集中在“清风亭认子”一场，他敢于违抗
父命，走出豪门，选择自己所热爱的戏班，投身于此。他把他和妹妹比作是
“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”，恰如其分令人悲叹，同时他又敢于挑战、出走。在
“清风亭”一场中，“戏言”即“真言”，与父亲的对话一如现实状态，决然
地告别马家高桥大院，追求戏中人生。对于两兄妹的未来，剧中不露痕迹。过
去给予他们的禁锢被一一打破，以悲怆姿态结束过去，以未知走向明天。不论
他们出走的命运如何，这种选择本身就体现着对待时代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一种
积极、开放的心态。这种心态寄托着创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时代诠释以及对新生
力量的积极支持，也体现出对过去的思辨与对未来的展望。这些年轻的形象是
戏的未来走向，是立秋过后的春天。 
剧中故事终结于老太太的坐化，但戏结束了么？恰恰相反。在三百九十多
场的幕落时，收获的并不仅仅是掌声，而是对于晋商对于家族命运及社会命运
的反思。悲剧是 能表现矛盾斗争的内在生命运动，悲剧的发现是善于从个人
的眼界窥见人之渺小之力汇集的无坚不摧的伟大。剧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票号
与银行之争，马洪翰内在的冲突以及年轻力量对老一辈的对抗。在此剧中，各
种矛盾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挫折，磨难，无奈，但通过话剧的开放式结局，他们
合理的意愿、动机，他们的反思与拷问，都预示着一个生机的未来。过程的曲
折，给人一种幻象的完整，而人们恰恰在这种“完整”中得到了反思的震撼，
从而深化了内心对于悲剧的情感。悲剧的恐惧与同情实现不了悲剧的净化的作
用，本剧正是通过难以调和的冲突带着命运的不自由，揭示人生之真相，展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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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的力量及新生的力量，给人以净化。在立春的展望中，人们反思历史与社
会；在立春的感召下，人们如骆驼，永远向前。 
 
